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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智和他的旧藏甲骨 

贾双喜  

 

甲骨文是商代(约公元前 17 世纪-公元前 11 世纪）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

老的历史纪实，有着 3000 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商代传世史料极少，人们对这段历史

极为模糊，就连 2500 多年前的孔子也感叹道“文献不足征”。因此，就有人认为西周以前的

历史足靠不住的。甲骨文被发现后，商史有了可靠的征信材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 3000

多年以前，同时也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甲骨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军

事等，为商史、古文字学、古代自然科学、古代宗教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礼

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人非常崇尚鬼神，其行事以前

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随后把占卜验证的结果或相关记事刻在甲骨上，其文字称甲骨文。

甲骨文从它被发现之初的私挖乱掘到其后的科学发掘，巳出土的甲骨数量在 15 万片左右，

是目前发现最早和较成熟的文字
1
。虽然说它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述性文字，而且存在形

式呆板、字句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甲骨文的发

现及研究也为中国文明史已逾 5000 年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已出土的甲骨其中绝

大部分珍藏于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有少部分藏在私人手中，

也有部分流散到国外，成为中国的海外遗珍。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甲骨 35651 片，约占出土

总数的 1/4，是中国国内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公藏单位。在这 35651 片的甲骨馆藏中，

有罗伯昭、孟定生、罗振玉、郭若愚、胡厚宜、刘体智等私人的旧藏，也有“庆云堂”、“尊

古斋”、“粹雅堂”等斋堂店铺的旧藏。其中收藏数量之多、保存条件之好、资料性之丰，则

属刘体智的旧藏。 

前不久，笔者因为工作需要拜读了胡厚宣先生的《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

藏甲骨现状的说明》一文。现仅借刘体智旧藏甲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之便，就刘体智其人、

与刘体智旧藏甲骨相关的几个人和胡厚宣先生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等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  刘体智其人 

刘体智（1879-1962）安徽庐江（今合肥）人。近代收藏家，字惠之，后改晦之，号善

斋。清末以父荫任度支部郎中，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督办。1919年至 1935 年从事银行业。

曾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以后便闲居上海，并专心于甲

                                                             
  贾双喜，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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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金石、古籍以及各种珍玩的收藏。全国解放以后进入上海文史馆工作，潜心于文字音韵

学与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之中。刘体智出身晚清淮军将领之家，其父亲刘秉璋（1826-1905）

是清末淮军重要将领李鸿章手下的重臣，官至四川总督。刘秉璋有 5个儿子，即：体乾、体

仁、体信、体智、元之。刘体智在家中排行第四，从小天资出众。其父凭借与李鸿章的上下

属关系及私人交往，很小就把刘体智过继给李鸿章作了义子。这使刘体智有了被送入天津李

鸿章家的私塾中与李氏诸弟子一起读书学习的良机。严师的教诲，弟子之间的交流使他养成

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隔代的交往使他学识广泛，博才多学。刘氏从祖辈

上就有藏书的传统，在刘体智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就有专门用于藏书的楼阁，因牌匾曰“远混

天碧”故取名“远碧楼”。“远混天碧”取自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之一《永

州韦使君新堂记》中“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这段话的原意是永州刺使

韦彪建造新堂以后，新堂近处的绵延的绿野，同遥远的蓝天连成一片，它们都聚会于楼门之

外，新堂与天然景色浑成一体，美丽特异尽在不言之中，这里从外表看主要的是在突出其自

然、天成，不着人工斧凿之迹，但更多的是寓意着藏书齐的宽广的胸襟和生存于自然又融于

大自然的思想意境。刘氏的祖辈藏书四、五万卷，有《远碧楼书目》存世。刘体智在上海从

事金融实业之余还雅好收藏，他继续发扬祖萆的藏书传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特意在上海

的新闸路上新建成一飞檐式二层楼阁用于藏书，取名为“小校经阁”。刘体智的收藏以殷商

甲骨、三代青铜器、少量宋版善本古籍、各朝古钱币及明版善本古籍为主，以书画瓷器、秦

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为次。关于刘体智的收藏，从近人王謇《续补藏

书纪事诗》六三“刘体智”篇及诗注中也可以得到认识，其诗曰：“经校残编束高阁，铭传

小录有善斋。闻道曾藏宋元本，碑友太原谓致佳。”诗注曰：“与乃兄会之（体乾）自小即沈

浸于版本、金石之学。家有小校经阁，藏蜀石经孤本。余少时，即闻吴中征赏斋碑友王吉园

言其为刘氏搜集古器物外兼及宋元版本。吉园仅言其所藏宋元版本致佳。老于沪上者，必能

知其所藏何书也”
2
刘体智善文字音韵，长训诂考据，著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

文类聚》、《尚书传笺》、《礼记注疏》、《异辞录》，又有《元史会注》、《淸代纪事年表》，还有

《善斋彝器图录》、《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

在刘家还有一个以藏书而著名的人，叫刘声木。刘声木（1878-1959）原名体信，字十枝，

号下愚，精金石、碑版、古物之学。刘体智之兄。他的藏书楼叫“苌楚斋”，藏书以清人著

作为主。虽说从收藏总体上讲，它既不能与其父的远碧楼相比，也远不如其弟刘体智的小校

                                                             
2 伦明等撰，杨琥点校《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山版社，1999 年，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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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阁，然而其独有的藏书特色，却享誉学界。他的有关楚辞类的藏书，就被郭沫若称为海内

第一。有《苌楚斋书目》存世。著有《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续补汇刻目》、《桐城文学渊源

考》、《御批通鉴辑览五季纪事本末》、《苌楚斋随笔》等。 

二 刘体智的旧藏甲骨 

刘体智在国家图书馆的旧藏甲骨现共有 28450 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中最大宗者。这批

甲骨足在 1953 年的夏天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1958 年又由该局拨交给现在国家

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这 28450片甲骨被分装在 150 个拉盖式木盒中，木盒盒身选用上

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用红木作框、核桃木作心的盒 盖，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光彩夺目。

在每个红木盒中又装有数量为 4、6、8不等的蓝布面纸盒，盒内装有用棉垫作铺盖，数量不

等的龟甲兽骨。每个蓝布盒中配有一张硬纸片，纸片上画有甲骨的形状轮廓，并注明每片甲

骨所属善斋编号和北图的编号，还在蓝布面的纸盒标签纸上标明红木盒号、蓝布面纸盒号、

盒内 甲骨顺序编号及甲骨片数。随着这批甲骨一起拨交的还有名为《书契丛编》的甲骨拓

本共 18 卷，分订为 18 册。这 18 册甲骨拓本每册的编号顺序均与红木盒中的甲骨编号顺序

一致，毎册拓本后面还附有毎片甲骨的释文。刘体智的这批甲骨属私人收藏，是非科学发掘

时期的传世品，故没有详细准确的地层关系、出土地点的记录
3
。尽管这些使这批甲骨的考

古价值不尽完美，但是和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收藏价值相比较显然是微不足

道的，更不愧为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它的收藏价值和珍贵程度诚如郭沫

若先生所说：“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4
由于受施以钻凿和卜灼的

影响，加之深埋地下几千年，甲骨出土后很不容易保存，而且易碎。因此用墨拓方法传拓出

拓片，再用纸本拓片 结合甲骨实物来研究和使用甲骨资源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刘体智

的这批甲骨有记载的传拓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刘体智请人传拓，拓得拓本

委托金祖同先生带到日本供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之用。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拓工手法精湛，

墨色黑润有光泽，美中不足的是每遇较大块的甲骨都只拓了有字部分，没字部分一律从有字

部分以墨色逐渐淡出作处理。有漏拓有字骨背、骨臼的现象。第二次是刘氏所藏甲骨售归中

央文化部文物局后当年的秋天，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施大规模传拓甲骨工作的

开始，始拓的甲骨就是刘氏的旧藏甲骨，共拓得拓本 28 本，1341 页，并题名为《善斋所藏

拓本》，拓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5
。这次传拓的特点是分别了种属、时代、事类，

                                                             
3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35 页。文中曰：“ 1925 年村人在村南大路旁挖掘，

一部分归于刘体智。” 
4 郭沫若：《殷契粹编》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37 年。 
5 陕西人民山版社 1991 年 10 月出版的《历代藏书家词辞典》刘体智条载：刘氏“1953 年将所藏甲骨售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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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全了甲骨面、背部及有字臼部，注明卜辞上涂朱涂墨或其它的情况等。笫三次是中国国家

图书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传拓，拓成的拓片陆续经过整理被中国国家图书

馆收藏。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按馆藏号顺序传拓，要求尽最的把甲骨拓全，其中包括了骨面无

字部分和有字的骨背和骨臼，还对个别甲骨有字部分的水锈进行了去除，对粘连在一起的甲

骨进行了剥离，对确认缀合无误的甲骨进行了拼对传拓，而且每块甲骨均拓二份。可以肯定

的说最后这次的传拓无论从拓片甲骨文字的清晰程度还是拓片的完整性方面都会超过上两

次。这无疑给研究甲骨史料带来极大的方便。 

三  郭沫若的《殷契粹编》与刘体智旧藏甲骨 

1928 年以后郭沫若先生（1892-1978）旅居日本，并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

的研究工作，同时受罗振玉著《殷虚书契》影响开始研究甲骨文。1933 年 5 月，郭沫若先

生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卜辞通纂》。国内的刘体智深知郭氏才识渊博，于 1936 年 3、

4 月间，委托当时师从郭沫若先生的金祖同（1914-1955）携带自己全部拓本到日本，请郭

氏拣选并刊布。最先见到这批甲骨拓本的郭沫若先生见到拓本以后一是对刘体智的旧藏甲骨

数最之多，内容之精珍感到震惊，二是对刘体智的深情厚意而感动，三是对金祖同的鼎立之

助大加赞许。在经过认真的拣选、研读、考释之后，于次年四月在日本编著出版了在甲骨学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殷契粹编》一书。对此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

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

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

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 1595 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世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

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齐，自无待论。”
6

对于金祖同的帮助郭沫若先生在他书序言中写道：“祖同金君，亦有志于契学，而拓墨之艺

尤精。渡日以来，于此邦藏家所搜甲骨，拓存殆尽，其用力之勤且专，良属后起之秀。本编

之成，彼办与有力焉。”
7
话语虽短，但简短的话语之间却充满了郭沫若先生对金祖同的赞许

和感激之情。在上面《殷契粹编》一书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

契丛编》， 册凡二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里的“册凡二十”显然与上一节所述的“甲

骨拓本共 18卷’分订为 18 册”足格格不入的。但只要仔细观察了《殷契丛编》每卷（册）

的顺序编号就不难发现，从第 1 卷到 18 卷每张粘贴拓片书页右上角的起止编号是连续的。

                                                                                                                                                                               
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墨拓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有误，

似以此为准。 
6 郭沫若《殷契粹编》序，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 年。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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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观察你还会发现附在每卷后的释文部分的纸张显然与前面的书页不同。更重要的是每册书

脊的装订位置还留有旧的装订书眼。事实告诉我们郭沫若先生 1936 年当年所看到的刘氏拓

本确实为“册凡二十册”，不是 18 册，只不过在这二十册之中有两册是释文。而上一节所述

的“甲骨拓本 18 卷 18 册”，以及下一节胡厚宜先生所述“《书契丛编》凡 18 卷，分订 18

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殷契丛编》的甲骨拓本，与盒内甲骨实物先后次序相对照。”是后

来不知何人把 1936 年郭沫若先生看过的两本释文按卷序拆开分别装订于相应的粘贴拓片

书页的卷后了。 

被郭沫若《殷契粹编》选中并编释的 1595 片甲骨，全部精

选于刘体智的 28450 片甲骨，它按世系、天 象、食货、征伐、

畋游分类，被选中的每类甲骨数量虽说是多寡不一，但是却包含

了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祭祀与求告；风、雨、晵、水及天变；年

成与农事；与方国的战争、交涉；田猎、游止、疾病、生子；对

今夕来旬的卜问等等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殷契粹编》第

112 片（图一）（《甲骨文合集》 32384 号）该片是由 3片甲骨缀

合而成，甲乙两片由王国维先生所缀合
8
，丙片由董作宾先生

（1895-1963）所缀合。甲片著录号为《殷墟书契后编》卷上·八·十

四；乙片著录号为《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十；丙片著录号

为善斋 603号（北图 6006 号）。这三片甲骨的缀合，其重要性在

于它证实了两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殷世系表先公先王

的排列具有可信性的，同时也发现《史记·殷本纪》 中先世“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

是错误的，被纠正后的次序应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为此，王国维

先生早在 1917 年也就是甲骨发现的 19年后就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这

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文中王国维先生首创了用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来从事

甲骨研究，把甲骨学研究从“文字时期”推向“史料时期”此举也是以甲骨文证史的滥觞，

对此郭沫若先生的评价是：“数千年来史籍之谬误，得此而一举廓清”。又如：《殷契粹编》

第 1 14 片（图一 4 善 10998 号、图 16400 号、《甲骨文合集》39455 号）是一块残的牛肩胛

骨，骨上所刻卜辞不全，且文字均 缺横画，惟独卜辞中报乙也次于上甲的记录历历在目。

如果说《殷契粹编》第 112 片的例子是偶然的发现，那么此例则应该是必然的了。再如：《殷

                                                             
8 王国维（1877 年-1927 年）浙江海宁人，宇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史学、甲骨

金石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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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粹编》第 113 片（图三，《甲骨文合集》35406 号）是由燕京大学所藏的一片甲骨与刘氏

所藏的两片甲骨缀合而成的。甲片为燕京大学所藏（著录于《殷契卜辞》20），乙片为善斋

198 号（北图 5601 号）。丙片为善斋 12552 号（北图 17923 号：)。这片的内容不仅为王国

维前面所缀合的结果增加了新的例证，而且解决了甲骨文中自上甲以来的周祭顺序，还为研

究殷代祀谱奠定了基础。以上二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卜辞文

献中可云鼎足三者也。”除此之外，郭沫若先生还凭借《殷樊

粹编》所含的内容，对殷人书法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那就

足：“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者，乃殷世之钟

王颜柳。”“钟王颜柳”指的是东汉桓帝时的钟繇、两晋惠帝时

的王羲之、唐中宗时的颜真卿、唐太宗时的柳公权四位大书法

家。而殷代的“钟下颜柳”们，则指的是那些在龟甲兽骨契刻

卜辞的人了。正是这些“刀笔吏人”的创作才为后人留下了珍

贵的史料，也留下了一帧帧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刘体智的旧

藏甲骨除了著录于《殷契粹编》的 1595 片外，还有一部分著

录于孙海波 1940 年出版的《诚斋殷墟文字》、李亚农 1941 年

出版的《殷契摭佚续编》、胡厚宣 1951 年出版的《战后宁沪新

获甲骨集》、1954 年出版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及 1982

年全部出齐的《甲骨文合集》。 

 

四  胡厚宣与刘体智的旧藏甲骨 

要说对刘体智的旧藏甲骨自然状况谁研究的最精细则当属胡厚宣先生。抗日战争结束

后，胡厚宣先生（1911-1995）从大后方成都回到了上海，1947 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此后他

经常到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体智先生，曾参观过刘氏所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

刘氏的藏书、藏器和藏骨。为此他在所著的《关下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

状的说明》一文中详细写道：“我参观过他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他的收藏。甲骨共

装楠木盒 100 盒，另有甲骨拓本题名《书契丛编》凡 18 卷，分订 18 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

《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与盒内甲骨实物先后次序相对照。”
9
“1961 年，为编《甲骨文合

集》，我向考古研究所，将《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借来。1963 年，我曾细细地翻看了一遍，

                                                             
9 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 年第 1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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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拓本有缺号 2，无字甲骨 4，伪片甲骨 112，可以拼合的甲骨 51，51 片甲骨可以拼成 24

版。这样 28292 片，减去缺号 2，无字的 4， 伪刻的 112，可以相拼合的 51 片，能拼成 24

版，片数就又减少了 27 片。这样，减去以上的 145片，28292 片就剩下 28147 片，这便是

刘体智晦之善斋所藏甲骨的实际数字。”
10
鉴于胡先生以上对刘体智所藏甲骨的数量的说法与

文前所述的实际收藏有出入，本人就此想纠正一下。（一）国家图书馆实际收藏刘体智旧藏

甲骨 28450 斤，这 28450 片刘氏甲骨足 1958 年的接收数字，而且与财产帐相符合。（二）

在刘氏的旧藏甲骨中确实有一部分可以缀合，对此国家图书馆只是做了文献记载，甲骨实物

并没有缀合，馆藏数不受其影响。（三）伪刻也在馆藏数中不被减去。在胡厚宣先生《关于

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一文中还说：“我们说《殷契粹编》所

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像《京津集》520 片的四方风名刻辞，和《宁沪集》

110、111片的特大牛 胛骨卜辞，《粹编》就没有收

进。”在这里胡先生对《殷契粹编》漏选善斋精品情

况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勾勒描绘，

其实以上的精品还是很值得一示的。（一）关于《京

津集》520片四方风名刻辞（图四）。这片被著录于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的甲骨，为善斋 7388 号（北

图 12789 号、合集 14294 号），是一块内容为天象的

兽骨，其骨长 26 厘米，宽 16 厘米。该骨有刻辞 4

段，应为 28字，是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刻辞

中的东、南、西、北四方之风在《山海经》中《大

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

《尚书·尧典》、《诗经·邶风》、《尔雅·释天》等

古籍中也都有记述。胡厚宣先生认为：“甲骨文四方

风名的写法，虽然与《山海经》不一样，但它们在

上古时代肯定是意义相通或者声音相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致的。”对胡厚宣先生所为，

杨树达在其所著《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中说：“而甲学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

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

尧典及山海经诸占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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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
11
该骨面上刻有“东方曰析，

风曰 ；南方曰 ，风曰 ；西方曰 ，风曰彝；□□□□，风曰 。”等文字，文中第四

行文字已残，但从文理上推求，当足“北方曰 ”。该骨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

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 可见以上刘氏所藏不仅不是伪刻，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但是在拓本《书契丛编》第八卷首页甲骨编号为 7388 号的位置上的拓片只拓了有字

部分，并没有拓出该骨的全形，加之这块甲骨内容为刻辞而非卜辞，也就是说骨的背面没有

施以钻凿的痕迹。在没有拓全又没有钻凿可作参考的情况之下，给正确判断该骨的真伪程度

上增加了难度，进而导致了郭沫若先生对该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片伪刻，所以

才没有被选进《殷契粹编》的。（二）关于《宁沪集》110、111片的特大牛胛骨卜辞（图五）。

这片被著录于《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的甲骨，为善斋 2号（北图 5405 号，合集 33747 号），

是一块内容为卜雨的整肩胛骨。该骨有卜辞 24段，正反面共有 218 个字，其中正面 196 字，

反面 22 字；有长凿圆钻 51 个；骨长 43.5厘米，宽 24 厘米。它不仅足刘体智所藏甲骨中，

而且也足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中，更是国内外所见字数最多，尺寸最大，最完整的一块

兽骨之王。那么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有选上这块极有代表性的甲骨呢？通过对现存的 1936

年托金祖同带到日本的那套《书契丛编》拓本的阅读，可以得到以下解释。在拓本《书契丛

编》 第一册首页甲骨编号为 2 号的位置上有用毛笔写的“未拓”二字字样。第十二册 38

页书眉上有“此页为空白· 颐.周永珍 29/9”的字样；在书页中间空白的地方有用钢笔书

写的“据释文所录，知此页原载大骨即丛编 0002 者.陈.1955.7.27.”这里的落款“颐.周永

珍”指的是罗福颐、周永珍先生，“陈”指的是陈梦家先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拓本《书契

丛编》中根本就没有贴上这张甲骨的拓片，那么郭沫若先生在没有看到拓片的情况下，没把

该骨选进《书契粹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此重要 的两片甲骨没有被选进《殷契粹编》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更正的是，在本段落中胡厚宣先生说：“我参观过

他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他的收藏。甲骨共装楠木盒 100 盒，……。”实际上刘体智

的旧藏甲骨被分装在 150 个拉盖式木盒中，木盒盒身选用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用红木作框，

核桃木作心的盒盖。这与胡氏所说的木盒材质、木盒数量都有偏差。如果假想，那么其偏差

很有可能出现在：当时胡先生并没有记错，而是刘体智的旧藏甲骨在拨交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之前用红木盒代替了楠木盒，这些好在对甲骨的收藏无大碍也就随它去吧。 

 

                                                             
11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杨树达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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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陈梦家、罗福葆、罗福颐先生与刘体智旧藏甲骨 

在继胡厚宣先生之后见到这批甲骨和甲骨拓本的还有陈梦家先生、罗福葆、罗福颐先生。

陈梦家（1911-1966）知识渊博，涉猎范围较广，是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浙江上虞

人。1932 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回国后，担

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

在两周铜器断代及简牍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多有创见。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陈氏开始

研究甲骨学。在甲骨学方面，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甲骨文字考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非发掘出土资料，在某

些方面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
12
。1956 年他在整理了前人

和近人的各种成说，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甲骨文资料，进

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并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全面而系

统地阐述了卜辞中各方面的重要内容，完成了 70 多万字，

在甲骨学史上较早且少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殷虚卜辞综

述》，从此把甲骨文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该书注

重了卜辞、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互相结合以及卜辞本身内

部的联系。为了举证陈梦家先生竭尽全力地搜集了大量的

卜辞中的相关内容，这里有诸如：1903 年出版的《铁云

藏龟》、1913 年出版的《殷虚书契前编》、1948 年出版的

《殷虚文字甲编》等现成资料，当然也包括了 1934 年 4

月出版的选自刘体智旧藏甲骨的《殷契粹编》。据不完全

统计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包括总论在内的二十个章节中，被标明“善××”、“粹×

×”而引用的例子超过了 2000 处，有些卜辞因为文字内容丰裕而被多次多章节利用。在陈

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罗氏所编的后编，也有采用别家甲骨拓本的

事实。王国维所作《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说徐积馀随庵藏骨为数不多
13
， 罗振玉‘已选印

入书契后编’，此跋作于 1920年秋季。这批甲骨后来归于刘体智，郭沫若编录善斋甲骨粹编

时曾选用了一部分，因此后编与粹编乃有相同者，其中有一部分即属随庵原藏。刘体智曾将

                                                             
12 周永珍:《怀念陈梦家先生》，《考古》，1981 年第 5 期。 
13 随庵，即徐乃昌（1868 -1936），宇积余，号随庵，室名积学斋，安徽南陵人。一生以藏书、著书、校书、

刻书为 业，是近代以来著名的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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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庵拓本 350 张见赠，上有随庵所藏图记，乃知后编中颇有随庵原物。”
14
这段话中的“后

编”、“书契后编”、“粹编”指的是《殷虚书契后编》和《殷契粹编》。根据以上陈氏之说，

就刘体智旧藏甲骨中究竟有还是没有随庵的旧藏甲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整体的

梳理：（一）查阅了王国维遗书中有关《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的全文及跋文年代。（二）查

对了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郭沫若《殷契粹编》的出版年代。（二) 在《甲骨文合集》来

源表中找出了一块北图（善斋）甲骨分别被《殷虚书契后编》、《殷契粹编》同时著录的情况

10 例，并进行了核对。（四)摸清了刘体智的《书契丛编》甲骨拓本的分类情况。（五)对北

图（善斋）甲骨实物存放位置的布盒进行了检查。得出的结论足：刘体智旧藏甲骨中应该有

随庵旧藏甲骨的可能，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得以确定。其理由是：1.罗振玉刊行《殷虚书契后

编》在 1916年，王国维作《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文在 1920 年，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

在 1937 年。按以上三书的刊行、跋文、出版时间顺序看，说明刘体智 1936 年 3、4 月间，

委托金祖同携带《书契丛编》拓本到日本时，拓本中已含有被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著录

的部分随庵藏骨拓片，有拓片就应该有甲骨，这是一个事实。2.一般认为：有拓片就应该有

甲骨，有甲骨就应该有它相应存放位置，有了相应的存放位置也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检验甲骨

的详细内容，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事实不是这样，刘体智在请人传拓自己的甲骨前已

经把其进行了分类，它们是：《书契丛编》的卷一至卷四为祭告，卷五为行止，卷六为征伐，

卷七为佃渔、疾病，卷八为晴雨，卷九为卜年卜月，卷十为卜旬，卷十一为干支、卜吉，卷

十二为卜吉、总类，卷十二至卷十五为杂卜，卷十六至卷 十八为杂文。试想即便随庵的 350

片甲骨在刘体智的旧藏之中的话，要从 28450片中把已经按分类而打乱的随庵的 350 片甲骨

逐一找出来是何等的困难。3.为了找寻刘体智旧藏甲骨中的随庵藏骨的踪迹，我试图从以上

所选的 10 个例子（如：北图 5483、善斋 80、粹编 909、后编下 29.15；北图 5886、善斋 483、

粹编 472、后编下 39.16；北图 6460、善斋 1057、粹编 254、后编上 3.18；北图 9042、善

斋 3641、粹编 1295、后编上 30.4；北图 10621、善斋 5220、粹编 1081、后编上 17.2；北

图 12802、善斋 7401、粹编 763、后编上 32.33 中找出一些规律或者线索，但不是因为 10

个例子间因为分类使之彼此间无规律可寻，就是因为北图（善斋 3甲骨实物存放位置的蓝布

盒中没有丝毫找寻线索而放弃。在《殷虚卜辞综述》写作完成，三校稿校毕后的 1955 年 7

月间至 1956年的 3月间，陈梦家先生还仔仔细细、一丝不苟的鉴定和研究了刘体智的甲骨

拓本《书契丛编》，并在书眉批处留下了“此伪，陈梦家。”、“正文未拓”、“此册拓本与原物

                                                             
14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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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陈梦家 56.3.16”等珍贵书迹。  

罗福葆（1899-1976）字君羽；罗福颐（1905-1981），字子期。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罗

振玉之子。二者均自幼秉承家学，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罗氏二人

也许是受其父的影响，或许是对甲骨独有所衷。罗福葆在 1954 年 10 月 11 日至 1955 年 8

月 3 日间，罗福颐在 1953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8 日对甲骨拓本《书契丛编》进行了核对研

究，也在 15 页间和眉批处留下了如“5102 号仅存左半截罗福葆 1954.10.11.”、“此盒实数

四十片，拓片四十二面（有两片背文）四十一片为误。公柔 颐 九.一七.”等内容的书迹。

在经过以上三位先生的辛勤劳作之后，核对出了《书契丛编》中有拓片而无甲骨，有甲骨而

无拓片，漏拓骨面、骨背、骨臼等情况，这不仅对准确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实物数

量、拓片数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们研究、开发、利用馆藏提供了方便。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整理工作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目前，我们想尽快的传拓完馆藏的全部甲骨，并在甲骨自然状况的最佳时期用先进的影像数

据库方法把它整理出来，在更长久的珍藏甲骨的同时，又能让学者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所提

供的书目数据库和影像数据库像阅读书籍一样对清晰的高质量彩色甲骨图像进行学术研究。 


